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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小 说 —

札斯特洛齐

傅惟慈 译



第 一 章

可怜的维锐齐啊，如今伶仃一人，同世上所有心爱的人分

开，陷入了暗中与他为敌的仇人魔掌，他已远远为幸福所抛弃

了。

在寂静无声的暗夜里，万物漆黑，札斯特洛齐为最凶险的复

仇心理所驱使，悄悄来到一家小客店门前。维锐齐正在这家客店

里浑然不觉地酣睡。

札斯特洛齐高声呼喊店老板。老板一听见札斯特洛齐这个名

字，就吓得心惊胆战，浑身颤抖着应声走出来。

“你认识意大利人维锐齐吗？他就住在你的店里。”

“是的，他住在小人店里，”店老板说。

“这个人我非要干掉不可，”札斯特洛齐狠狠地说，“让我手

下的人———乌哥和贝纳多跟着你到他房间去。你可不许捣鬼，什

么也逃不出我的眼睛。”

这一行人悄无声息地走上楼，非常顺利地完成了复仇计划的

第一步。他们把一直在沉睡中的维锐齐抬到街上一辆马车前面，

准备把札斯特洛齐捕获的猎物载到他早已安排好的处所。

乌哥和贝纳多把酣睡的维锐齐抬进马车。马车立刻飞速地驶

走，一直奔驰了几个小时。虽然颠簸摇动，维锐齐却睡得像死人

一样。

札斯特洛齐与乌哥都戴着面具；骑士左前方一匹马上的驾御

手贝纳多同样也戴着假面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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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仍未明，马车驶到一片荒凉、偏僻、长满常青灌木的草原

上。在一座驿站上换了马，又接着行驶。最后，天开始破晓了，

但维锐齐却仍然未从梦中醒来。

乌哥有些害怕，问札斯特洛齐为什么维锐齐睡得这么死。札

斯特洛齐其实是知道原因的，却只阴阴沉沉地说了声“不知道”。

马车飞驰了一整天；天公似乎非常忧郁，一直用一块昏暗的

帷幕笼罩着大地。他们偶然在一家小店停住，更换马匹，略进一

些饮食。

夜幕降临时，马车离开了大道，驶进一片极大的森林。车轮

在崎岖不平的灌木丛里艰辛地前进。

最后，车停下了。俘虏被从车上抬下来。这里有一个不大的

峡谷，石壁上有一个岩穴。他们把绑架来的人抬了进去。

这位无辜受难者在昏睡中本来对自己的恶劣处境是一无所知

的，这时却已醒过来。他一下子惊惧万分，拼命想从几名恶汉的

手中挣扎出去。

这时他已被扔到岩穴里的地上；他倚着一块突出的岩石挣扎

着站起来。

“抵抗是没有用的，”札斯特洛齐吼道，“你不如乖乖地听我

们摆布，少受一些罪。我对你的处罚还可能轻一些。”

维锐齐由于被人做了手脚，长时间昏睡，再加上大病初愈，

体力极其虚弱，只有摇摇晃晃跟着这些人往前走。他的睡意尚未

完全消失，不敢相信目前的处境是真实情况。他觉得自己仍在一

场噩梦中，一切看到的景象都引起他不可名状的惊惧。

在崎岖的岩石上下行了一段路，他们走到一扇铁门前。第一

眼望去，这扇门好像岩石的一部分。此前，他在一片漆黑中什么

也分辨不清。但这时贝纳多拿来一只火炬，维锐齐才第一次看清

带他来这里的三个人都戴着面幕。

巨大的铁门打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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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火炬的照耀下，幽森的岩洞更令人恐怖。维锐齐打量了一

眼这阴森的地方，认定这个地方将成为埋葬自己的坟墓，终生再

无重见天日的希望了。他又奋力挣扎了一通，但他孱弱的身躯却

不堪凶狠的乌哥一击。他昏倒在乌哥的双臂里。

胜利者把他拖进潮湿的岩洞，用铁链锁在石壁上。一条铁链

横缩在腰部，四肢各锁在一只Ｕ形的大铁桩上，身体紧挨着冰
冷的岩石，连一点儿稻草也没有。仅有一只手是自由的，为了能

拿到每天送给他的一点点面包和水。

他的所有活动都被剥夺，只有思想仍是自由的。但是一想到

过去，再比较一下现在的遭遇，更叫他苦不堪言。

乌哥每天早晚各来一次，给他拿来一些极其粗劣的面包和一

罐水；札斯特洛齐偶尔也同他一起进来看一眼。

维锐齐向他们乞求，请求怜悯，甚至求他们干脆把自己杀

掉，但一切都徒然。他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无缘无故地把自己囚

禁起来，这样狠毒地折磨自己，但是那冷酷的狱卒却只绷着脸，

从来不开口说一句话。

在囚禁煎熬中，维锐齐的身体越来越憔悴。他一时陷入恐

怖，一时又对一切绝望；在这样极其单调的两种心情中，已不知

在这个阴暗的岩穴里度过了多少日夜。他逐渐对这种苦难已经习

以为常：一只水泾的蜥蜴从他赤裸的、无法转动的肢体上爬过，

他已不再发抖；粗大的蚯蚓在他的蓬乱的长发里蠕动也不再使他

毛骨悚然了。

黑夜与白昼无法区分。他在岩窟里实际只关了几个星期，但

在他混乱的幻觉里却认为已被囚禁了若干年了。有的时候，他甚

至认为他已经不是在人世上忍受痛苦折磨了。乌哥面目狰狞，如

同恶魔，使他感到自己已失去重生的希望。他对自己如何神秘地

从邻近慕尼黑的一座客店被弄到这一阴森地狱，也百思不得其

解。一句话，不论他思索什么，都无法得到结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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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天晚上，在他长久地凝视着笼罩一切的黑暗之后，疲倦已

极，不觉沉睡过去。这还是他被囚禁之后第一次真正的睡眠。但

是突然间，岩穴上面一声巨响一下子把他惊醒。他聚精会神地听

着，在他那早已对一切绝望的心中甚至又出现了一丝希望的曙

光。他听着听着，又是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：原来那是一场大雷

雨，霹雳似乎要把宇宙震碎。

他发现自己的希望破灭后，就无可奈何地向造物主祈祷起

来，希望上帝能听到一个被禁锢在地心深处的囚徒的声音。这时

他似乎已把人世的甘苦完全置之度外，就是对身受的痛苦也不介

意了。

正当他这样沉思默想的时候，一声更剧烈的霹雳使岩洞也震

颤起来。一道闪烁的电光直穿洞穴，从洞顶射到地面。几乎与此

同时，洞顶轰隆一声塌陷下来。

一块巨大的岩石斜落到岩穴里，一端被坚硬的石壁嵌住，另

一端砸在大铁门上，几乎把门顶开。

维锐齐被锁链钉在上面的那块石头没有被震开。雷雨虽然逐

渐过去，但却落下冰雹来。维锐齐的赤裸的肢体被雹子击得生

痛。电光虽然只在远处闪烁，却刺痛了他的眼睛，因为他早已不

习惯任何光亮了。

最后，雷雨完全过去了，只从遥远的天边还传来一些沉闷的

声响，闪电也微弱得几乎看不到了。天已明亮，却没有人到岩穴

里来。维锐齐推测，或者他们有意把自己饿死，或者他们自己在

雷雨中遭到了不幸。他认定自己的死期已经不远，他决定以肃穆

的情怀等待死亡降临。

他的水罐已被石块击碎，只剩下一小块面包是他的全部口粮

了。

他发起高烧来，浑身发烫，头脑也变得混乱起来。在一阵精

神错乱中，他把那块能延迟自己死期的面包也扔到不知什么地方

小说  札斯特洛齐 ５



去了。

英俊、漂亮的维锐齐如今在囚梏和疾病的双重折磨下已经变

得不成人形了。骨头从皮肤下支棱出来，眼窝塌陷，头发结成

绺，垂到削瘦的面颊上。白昼逐渐消失———死亡随时都会降临

———饥饿与病痛折磨着他，他好像看到死神正一步步向自己走

来。夜幕落下来，什么变化也未发生，他听见铁门哐啷啷地响动

起来；该不是乌哥给他送饮食来了吧？但那声音越来越弱，最后

就完全停止了，维锐齐的一丝求生的希望随之也化为乌有了。他

打了个寒战。目光迷蒙地望着眼前这间岩窟废墟，他的身体软绵

绵地跌坐在地上。若不是拦腰缚着他的铁链，他就要完全躺倒

了。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在他同热病的生死搏斗中，他的青春

与体质还是占了上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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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章

就在维锐齐囚禁于其中的岩穴塌陷，饮食断绝的当儿，乌哥

其实曾到岩穴去探寻过。乌哥本已接受过札斯特洛齐的命令，要

保住维锐齐的性命，所以在大雷雨的次日，他仍然按照规定时间

送去饮食。只不过他发现头天夜里的雷雨已把岩穴的石顶击穿，

就认为维锐齐已经死于非命。在他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札斯特洛齐

后，札斯特洛齐由于某种难以说明的原因，不想致维锐齐于死

命，就派乌哥同贝纳多再次去岩穴寻找。

经过仔细搜寻，乌哥同贝纳多两人果然在乱石堆里找到了维

锐齐。他仍然被锁在原来的岩石上，只不过由于饥饿和病痛，已

经气息奄奄了。

两个人把他的锁链打开，把他抬到一辆马车上。经过四小时

的奔波，失去知觉的维锐齐被拉到一间只有一个老妇人单独居住

的村舍里。这间村舍孤零零地建筑在一片广漠的荒原上，远离尘

寰。

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的札斯特洛齐一看到马车驶来便从屋子

里飞奔出来。乌哥把昏厥过去的维锐齐背在肩上，走下马车。札

斯特洛齐带着狰狞的笑容查看了一下已被折磨得九死一生的维锐

齐。

“一定别叫他断了气，”札斯特洛齐吼道，“留他一条命我还

有用。告诉比安卡给他准备一张床。”

乌哥按照札斯特洛齐的吩咐行事；贝纳多把瘦弱的维锐齐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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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来，抱进屋里。不久就请来了一位医生。经过检查后，医生说

高烧最危急的阶段已经过去，如果好好调养，病人的健康是可以

恢复的。但是病人的脑子已经受到损害，要使他复原，必须绝对

保持生活平静，精神不受刺激。

札斯特洛齐并不关心维锐齐的幸福，他需要的是叫他活下

来。这时他也看到自己的报仇措施做得有些过火了。他看到现在

有必要采取一些欺骗手段，于是吩咐老妇人，等维锐齐神智清醒

以后，告诉他说，把他搬到这个地方来是遵从医生的嘱咐，因为

只有乡间清新的空气才能治好他精神错乱的疾病。

过了很长时间维锐齐才清醒过来。在此以前，他一直昏昏沉

沉，神智不清。在昏迷中，他的灵魂展开羽翼，一直带着他在一

个更为幸福的领域中翱翔。

最后，他总算清醒过来了。脑子清楚以后，他询问的第一件

事就是他现在在什么地方。

老妇根据札斯特洛齐的吩咐回答了他的询问。

“是谁叫人用铁链把我锁在那个幽黑的岩洞里的？”维锐齐

问，“我被囚禁在那个洞穴里好几年，受了无法忍受的痛苦折

磨。”

“上帝保佑，”老妇说，“男爵大人，你在说一些怪话！我怕

你的脑子又不清楚了。你应该做的是感谢上帝的仁慈。是上帝使

你重新恢复了知觉的。你说你被锁在岩洞里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

说的真把我吓坏了。请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”

老妇的话叫维锐齐感到非常困惑。难道朱丽娅会把他送到这

样一个简陋的农舍里，又不辞而别？这是不可能的。

可是这个老太婆的叙述有条有理，而且语气极其单纯，令他

无法不相信。

然而另一方面，他又怎能不相信自己的感官呢？铁链子在他

身上留下的伤痕是他曾被囚禁的最有力的证据。如果说他未被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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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这也是不可能的。

如果没有这些伤痕，他也许会认为在他被安置到乡下这所房

子以前所有经历过的事只不过是自己的幻觉，是一场噩梦。但经

过思索之后，他决定目前最好是不再反抗。乌哥同贝纳多两个人

日夜监视着他。即使每天被允许到外面去散步，两个人也寸步不

离地跟随着他。他无法逃走；任何尝试只会把处境弄得更糟。

他几次提出要给朱丽娅写信，但是老妇总是说，遵照命令，

她不能允许他给别人写信或是收看别人来信，这都是为了使他心

情不受刺激。此外，为了防止他在绝望中做出什么越轨的事，刀

剪之类的东西也不允许给他。

当维锐齐身体复原之后，同时也恢复了过去那种敏锐的思考

力。他立即看透，他被拘禁在乡下这所房子是仇敌的计谋之一，

他必须用尽心机，设法逃离这个地方。

一天黄昏，天气特别好。维锐齐外出散步，走过了他被允许

活动的范围，尽管乌哥和贝纳多两人一直跟随着他，寸步不离。

维锐齐陷入沉思里，只顾向前走。最后，他走到树林中一块高

地。这里风景极美，他决定休息一会儿，便在一个凿在老橡树树

干上的坐位上坐下来。一时间，他忘记了自己的不幸处境，只顾

坐在林中欣赏大自然的景致。过了一会儿，乌哥走过来催促他回

去。

就在维锐齐外出散步的时候，札斯特洛齐来到软禁他的农

舍。他一到这里就询问维锐齐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老妇比安卡说，男爵习惯每天黄昏到外边去散步。“我想他

很快就要回来了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维锐齐果然回来了。

他不知道札斯特洛齐是谁，但一见到这个陌生人，就吃了一

惊。他记得自己被关在岩穴里的时候，曾经见过这个人。

现在他对自己在那间人间地狱似的岩穴里受过的苦难已经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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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不疑了。那决不是出于自己的精神幻觉。不仅如此，就是此时

此刻，他也依然在最凶险的敌人的魔掌里。

札斯特洛齐的两只眼睛紧紧地盯住他，目光的含义极其明

显。他极力掩盖住自己恶毒的本性，假作关心地向维锐齐嘘寒问

暖，并表示希望夜晚寒冷的空气没有使他的身体有所不适。

明明是这个人给自己带来了这场灾难，现在他却假仁假义地

表示关心，维锐齐非常愤怒。他不想同他废话，立刻就质问他为

什么把自己软禁在这个地方。他要求立刻归还自己自由。

札斯特洛齐也生起气来。他的面颊煞白，双唇抖动，眼睛里

射出凶狠的目光，大声吼道：

“回到你的房间里去吧，你这小傻子！你对我这样高贵的人

口出恶言，应该好好闭门反省，忏悔自己的无礼行为！”

“我什么都不怕，”维锐齐说，“你的恫吓和辱骂都无奈我何。

正义———上帝，在我这一方面。最后胜利的是我！”

天不怕、地不怕的札斯特洛齐听了维锐齐的谴责竟发起抖

来，这就足以说明道德的力量高于一切。是的，札斯特洛齐竟发

抖了，而且在屋子里踱来踱去，脚步也有些踉跄了。一时间他的

身躯竟矮了半截。他想到自己过去的罪恶，良知为他幻绘出种种

恐怖的画面。但是恶人终难悔改，仇恨扼杀了道德的声音，感情

扑灭了理智的光亮。他的铁石心肠决定叫他继续实行自己的计

划。

正当他内心这样斗争的时候，乌哥走了进来。札斯特洛齐短

时间闪现出的良心重又泯灭，他叫乌哥跟着他到外面草原上去走

一遭。乌哥不敢违命，立刻跟他走出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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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章

乌哥和札斯特洛齐离开屋子。村舍门外是一大片草原，他俩

向草原走去。维锐齐倚在窗边向外观望。在寂静的黄昏中，他听

到两人在低声耳语。他全神贯注地听着。他在一片昏暗中分辨出

那个身躯高大的人是札斯特洛齐，而另一个走路姿势笨拙、冲冲

撞撞的人必是乌哥无疑。但是他只能听到几个零星的词字，不知

两人在说什么。开始时两人好像在愤怒地互相斥责，接着，嗓音

压低了，两人的争论似乎暂时和解了。喁喁低语声逐渐消失在远

处。

贝纳多离开屋子；比安卡走了进来。但维锐齐听得很清楚，

贝纳多并未走远。他仍然留在门外。

老太婆像往常一样，一言不发地在屋中的角落里坐着。该是

维锐齐吃晚饭的时候了；他叫老太婆比安卡把他的饭拿来，老太

婆端来一碟葡萄干。维锐齐吃惊地发现，在餐具中竟有一把刀

子；老太婆这次太疏忽大意了。维锐齐脑子里立刻闪过一个念头

———他该利用这个机会逃跑了。

他拿起刀子，含义深长地盯着老太婆———老太婆发抖了。他

走到窗子前边，叫贝纳多进来。贝纳多走进房门；维锐齐举起刀

子向他的心脏刺去。贝纳多身体一闪，刀子牢牢地插在门框上。

维锐齐试图把刀子拔出来，却没有成功。比安卡哆哆嗦嗦地从屋

子的另一扇门走去，高声呼唤札斯特洛齐。

维锐齐想从打开的房门冲出去，但贝纳多把路挡住。开始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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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场激烈的搏斗。时间一长，贝纳多身强力壮，马上就要把维锐

齐制服，但维锐齐出奇制胜地击中对方一拳，把贝纳多从又窄又

陡的楼梯上击落下去。

维锐齐顾不上看贝纳多是死是活，就匆忙冲出门外。没有人

阻挡他，他很快地跑进了草原。

月亮皎洁、宁静地悬在空中，展现在维锐齐面前的是一片广

阔的草地。他向前飞奔，很快就把村舍抛在脑后。每刮过一阵

风，他都像听到札斯特洛齐追赶来的脚步声。他不断回头，觉得

札斯特洛齐的两只眼睛正盯在他背后。但这只不过是他的幻觉；

即使老太婆比安卡找到了札斯特洛齐，维锐齐的奔跑速度也远远

不是他能追赶得上的。

维锐齐一口气跑了几公里，面前仍然是一望无际的荒凉原

野。他没有看见一处可以藏身的村舍。一条小河缓缓地流过草

原，他在河畔歇了一会儿。月光照射着河面，他看见照在水面上

的自己的反影，吃了一惊。一阵西风刮来，仿佛又带来叫嚣的声

音。他不敢久呆，振作起来，重又向前跑。

直到月亮已经升到中天，他才再一次休息。他看见两棵高大

的松树，枝叶茂密，挺立在附近一处高地上。他爬上一棵松树，

在繁密的枝叶里给自己找了一个比较舒适的地方。

由于过度劳累，很快他就进入了梦乡。

他酣睡了两个钟头，最后被什么声音惊醒了。大概是乌鸦夜

啼吧，他想。

尚未破晓，只是在遥远的东方天空出现了几条灰白色光线。

突然，他听到马蹄声了。当他发现骑在马上的是札斯特洛齐、贝

纳多和乌哥的时候，心简直要跳到嗓子眼里了！他心惊胆战地紧

紧攀住粗大的树枝。追捕他的人已经来到这里，就在他藏匿的大

树下面停了下来。

“这个永世要受诅咒的维锐齐，”札斯特洛齐吼道，“我发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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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抓住他决不罢休。看他落到我手里之后我要怎样处置他。来

吧，乌哥，贝纳多，咱们继续追寻吧！”

“大人，”乌哥说，“咱们在这里休息休息好不好？马也跑累

了。你也许不愿意在松树枝上睡觉，我可是要爬上去。我看那上

面枝枝杈杈非常茂密的地方完全能当个软床。”

“不成，不成，”札斯特洛齐说，“我不是刚刚说了吗？不找

到维锐齐决不罢休。上马吧，汉子。不服从我的命令你就是找

死。”

乌哥阴沉着脸上了马。这一行人奔驰而去，转眼间就从视野

中消失了。

维锐齐感谢上帝，助他逃脱了敌手。刚才乌哥指着树枝说要

去那上面休息的时候，他觉得乌哥的眼睛好像已经发现自己了。

已经是清晨了。维锐齐眺视了一下旷野，他在远处似乎发现

了一些建筑物。如果他能走到一个村镇或城市，札斯特洛齐就奈

何他不得了。

他从大松树上爬下来，尽可能地放快步伐，向远处的建筑物

走去。半小时后，他已经越过了这片旷野，终于发现自己已经走

出了荒原。

四周的景色改变了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房舍。他知道自己已

经邻近一座城市了。又走了一会儿，面前出现了一条大路，这就

更证实了他的估计。他看见两个农夫，就向他们询问，面前的这

条大路通到什么地方。农夫告诉他，路通向帕骚。

当他穿行在帕骚市内大街上的时候，清晨仍未过去。由于终

夜奔波，他感到非常疲倦。他在一座宏伟的大建筑物面前的高大

石阶上浑身瘫软地坐下来，头埋在胳臂里，很快就睡着了。

大概睡了一个钟头光景，一个老太婆把他唤醒了。老太婆胳

膊上挽着一只装满鲜花的花篮，因为每逢集市，她总到帕骚城里

来卖花。老太婆问他从什么地方来，要到什么地方去，而维锐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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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自己也不清楚，回答得非常含混。但在一番交谈后，这两个

人还是相互了解了。维锐齐身无分文，也无法弄到钱，克劳婷

（这是老太婆的名字）提出要他住在自己那里，替她干一点儿活。

她的全部家当就是乡下一所小房和一个小花园。这以后，克劳婷

很快地把自己的花卖掉，就带着维锐齐回到帕骚近郊她的住处。

克劳婷的房子建在一个小丘上，环境幽美，山脚下就是优美壮丽

的多瑙河。河对面是一片森林，那是施威培尔男爵的产业，克劳

婷的田园也是男爵的产业。

她的小房子收拾得非常整洁。由于男爵宽容大度，她不愁吃

穿，晚年的日子过得很舒服。

维锐齐觉得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，他可以逃脱札斯特洛齐

的迫害，安安静静地过一段日子了。

这天晚上，当他同克劳婷坐在门前乘凉的时候，他问克劳婷

说：“你为什么让我住到你这地方来？”

“哎！”老太婆叹了一口气说，“我只有一个儿子，他是我的

一切，但是前几天他刚刚把我抛掉了。为了养活我，活着的时候

他拼命地干活，不幸得了热病，想尽办法也没治好。昨天是我儿

子死了以后我第一次上集市。我本就希望找到一个什么人顶我儿

子的缺，恰巧遇到了你。

“我本想他一定会死在我后面，因为我正在很快地走向坟墓

了。我不怕死；我把它看做是会见一位朋友，它可以使我解脱老

年人越来越多的苦恼。”

维锐齐被克劳婷的凄凉的晚境打动了。他安慰她说，自己决

不离开她。如果有机会改善她的处境，他一定不让她再受穷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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